
遊人站在蘭桂坊的
斜坡上，鼻子裏鑽進啤酒
與咖喱魚蛋混雜的氣味。
手機攝像頭誠然能記錄招
牌的色彩，卻永遠無法傳
遞那種潮濕空氣中飄盪的
油膩與甜辣。科技再發
達，也模擬不出汗水順着

背脊滑下時的黏膩感，或是高跟鞋在石板路
上敲出的疼痛節奏。

旅遊之所以為旅遊，恰在於它的不可複
製性。東京淺草寺的籤文握在手中時的粗糙
觸感，曼谷夜市炭火烤蝦的煙熏刺痛眼睛
─這些細微感受構成了旅行的血肉。科技
扮演的角色，是縮短了出發地與目的地之間
的距離，導航軟件讓人免於在異國街頭迷路
的尷尬，翻譯應用化解了語言不通的窘迫。
但這些都只是工具，如同登山杖之於
登山者，終究代替不了雙腳丈量山路
的體驗。

當代人陷入一種錯覺，以為在社
交媒體上收集足夠多的景點照片，便
等同於擁有了那些地方。於是出現了
一種新型遊客：他們舉着自拍桿在景
點前擺姿勢，卻很少用肉眼直接觀察
眼前的景物；他們忙於修圖上傳，卻
無暇品味口中的當地美食；這種旅
遊，本質上是一種經過科技中介的間

接體驗，失去了本真的滋味。
香港的叮叮車是個好例子。遊客可以輕

易在網絡上找到關於它的歷史介紹、高清圖
片甚至虛擬乘坐體驗。但只有真正踏上那斑
駁的鐵皮車廂，感受它轉彎時發出的吱呀聲
響，聞到車廂裏混合了海風、機油與乘客體
味的複雜氣息，才能理解這種交通工具何以
成為香港的文化符號。科技永遠無法模擬的
是：當叮叮車突然煞車時，你不得不抓住旁
邊陌生人的手臂那一瞬間的尷尬與溫度。

深圳的 「大策略」 之所以成功，正是因
為它懂得科技與真實的辯證關係。那裏的規
劃者用科技手段提升遊客獲取信息的便利
性，卻從未試圖用虛擬體驗替代真實接觸。
華僑城創意園的AR導覽系統引導遊客發現牆
上的塗鴉，但欣賞塗鴉的仍是遊客自己的眼
睛；大鵬所城的數字博物館復原了古代海防

場景，但遊客腳下的青石板路卻是真實的明
代遺存。

教育的誤區在於過分強調科技的萬能，
卻忽視了培養感受真實的能力。孩子能熟練
操作各種智能設備，卻可能分不清海風與山
風的氣味差異；能說出世界各大城市的地標
建築，卻未必能體會不同城市街角咖啡館的
氛圍差別。這種感官的鈍化，恰恰是過度依
賴科技中介的惡果。

真正的文旅融合，應當是用科技為真實
體驗鋪路，而非用虛擬取代真實。當遊客站
在太平山頂，手機可以告訴他眼前的建築歷
史，但吹動他髮梢的晚風必須是真實的；當
遊客走進黃大仙祠，應用軟件可以解釋求籤
的步驟，但籤文在他掌心的重量感必須是真
實的。

夜深時分的廟街夜市最能說明問題。手
機鏡頭拍下的畫面再清晰，也記錄不
下炒蟹的鑊氣撲面而來的灼熱感，也
保存不了算命先生搖籤筒時竹籤碰撞
的清脆聲響，更無法複製站在人群中
那種既孤獨又融入的微妙心境。這些
感受之所以珍貴，正因為它們轉瞬即
逝且無法數字化。

那天於郊野漫步，
聽林中鳥雀啼鳴，觀魚游
於淵。時春草青翠，百花
艷麗，峰巒密林葱蘢，路
徑幽曲。心想天道無為而
萬物皆自生。人呢？古人
認為 「夫天者，人之始
也……」 人與自然也有

些相似之處，比如天真無邪的嬰幼兒；具有
真性情正直良善之人；或心無旁騖漠視名
利率性而發的藝術家，後者對於藝術，猶
如自然變化與自然生長的萬物般，似草必
長；魚必游；鳥必鳴；花必盛開；厚積之雲
必雨；季候之風必至；海之浪必頻頻湧退不
息……

蒙田說過： 「虛名浮譽是流轉人間最無
用的假金幣，但是誰不是心甘情願用健康、
休息和生命跟它們交換呢？」 而各個地方都
有喜歡做 「出頭鳥」 的人，他們為了別人口
中的名聲與讚揚，可謂費盡心思，拚盡力
氣。人如果太耿耿於所謂的名利，不斷地標
榜、宣揚，為的是表現自己高人一等，實際
上是自卑、不自信的表現。而且不停地唱高
調，拔高自己的效果恰恰相反，不但遭人
妒、招人嫌，還令一些真正有才華卻不屑於

欺世盜名的人嗤之以鼻。況且過譽非好事，
虛名實無益。認識自己的渺小，珍惜美好的
時光，大概是具有正確思想的人的想法。關
於人的虛名，無知者聞到羨慕不已，仁智而
心胸寬廣者則一笑置之，而心胸狹窄的嫉妒
者見了卻會心生難過及氣憤交加。羅素曾
說： 「嫉妒者不懂得從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中
提取快樂，只是從別人擁有的東西裏提取痛
苦。只要一有機會，就會想盡辦法剝奪別人
的優勢，彷彿這樣做就能讓自己獲取這些優
勢似的。一個人如果任由自己的嫉妒之情氾
濫成災，就會給自己帶來致命的傷害。」 邪
惡的人往往因妒恨的煎熬而誹謗、造謠生
事，千方百計為難阻擋他人，他們不是笨
人，只可惜用錯了心思，浪費了自己寶貴的
時間與心血。每個人對於虛榮各有看法，名
利是一面明亮的鏡子，最能照見人的定力、
人品與修為。

假如有人曾經於意料之外而得到成功，
生活卻不再安定與平靜，滋生了許多煩惱與
麻煩。人應該清靜悠閒地過自己喜歡的日
子，除了應做的工作，應盡的責任外，閒來
遊山玩水，或好書在手，佳酩一杯。看淡世
事，淡然寧靜。這樣的人生才有樂趣可言，
只有坦蕩的胸襟才能感受到快樂。而過於注

重別人眼中、口中的自己，即使因為得到一
時的虛名而受寵若驚，不管怎樣得意忘形、
沾沾自喜，然而別人真的或假的讚譽在那一
刻已永遠過去了，愚者卻還在喜不自禁，認
為自己高人一等而傲氣非凡，種下以後隱患
的果。而且人的劣根性是多麼地根深蒂固，
正如惹你生氣的話語及行為在那一刻已永遠
過去了，但還是日夜被折磨着，更甚者還十
年不忘，甚至一回想起來就氣憤，那就是不
懂得饒人即是饒己。所以人在得意時最要謹
防因驕傲而目中無人，或輕視、揶揄他人，
或盛氣凌人、口出狂言，傷害他人的面子等
等。有人可能忘了許多事，但不管時間過
了多久，人一時的口德之失，早已成為對
方心靈上一道難以抹去的傷痕。假如對方
是個慎言謹行的人，只會避開去。倘若對方
不是個具有一定的修持與忍耐包容的人呢？
那損人者必遭人損之……

總之，說了這麼多，只是想說，空的麥
子才把頭翹得老高，飽滿的麥子是低頭的，
即使勁風拂來，也只是低頭向滋養它生長的
大地致意呢。而在越學越知道自己不足的人
那裏，浮名虛譽有時只是像一陣風瞬間拂過
心靈而已。正如： 「情知萬法本來空，猶將
心緒奉八風。」

如是我見
邱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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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之必要隱世的石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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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精神家園
──澳門申遺成功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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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那個蟬鳴荔熟的七月，當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的金色徽章閃耀在澳門歷史城
區時，這座承載四百餘年中西文明對話的城
市，完成了自身文化身份的現代性建構。這
場跨越世紀的守護之旅，始於民間智慧的覺
醒，成於制度創新的實踐，更因一代代青年
學子的薪火相傳而煥發新生。申遺成功二十
周年之際，回望澳門基金會開展的幾項文化
工程──從疫情期間的全民尋根之旅到校園
裏的世遺種子計劃，再到持續三十載的知識
傳播體系構建，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文化遺產
的保護傳奇，更是一部活態的文化傳承史
詩。

危機中的文化自覺
二○○三年的春天，SARS疫情讓這座蕞

爾小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旅遊業停擺的
表象之下，更深層的危機在於城市文化形象
認同的動搖。當遊客的身影消失在媽閣廟的
香火繚繞中，當大三巴的石階不再迴盪旅人
的足音，大家突然發現：若失去遊客凝視中
的 「東方蒙地卡羅」 標籤，我們究竟該以何
種面貌定義自己？

在這個關鍵點上，澳門基金會受行政長官
指示，啟動 「澳門情懷推廣計劃」 。五千萬澳
門元的投入，五十七項文化活動編織成密集的
文化網絡：從 「半天遊」 重訪歷史街區，到
「澳門知多啲」 知識競賽喚醒集體記憶；從街

頭藝術活化公共空間，到校園巡展播撒文化火
種。最令人動容的是十七點一萬人次參與的社
區導覽，在導遊的引領下重新丈量這片土地，
教師在議事亭前地的石板路上講述鄭觀應的救
國理想，學生在崗頂劇院的穹頂下觸摸冼星海

的赤子之心。
這種自下而上的文化覺醒，恰似葡式蛋撻

在炭火中的完美蛻變──當傳統與現代在酥脆
與綿軟的交織中達成平衡，澳門人終於找回那
份屬於自己城市的文化DNA。數據顯示，活動
期間當地消費環比增長百分之二十三，但更具
價值的是市民文化自信心的指數級躍升。那些
被歲月塵封的文化符號，重新成為連接過去與
未來的文化密碼。

教育沃土上的世遺基因培育
成功申遺將澳門歷史城區推向前台的同

時，也提出了新挑戰：如何讓年輕一代讀懂這
份人類共同的遺產？從認知重構到情感共鳴，
構建貫穿教育全過程的世遺教育體系，是必然
的選擇。

「校園推廣計劃」 是創新實踐：三百三十
八名教師與四百八十七名學生組成的導賞員隊
伍，經過二百一十六學時的系統培訓，將聖保
祿學院的考古發現轉化為生動的課堂案例；六
千零四十二名小學生繪製的創意地圖，顛覆了
傳統歷史敘事的刻板模式；一萬四千九百九十
二名中學生在文物建築中的沉浸式研學，催生
了四十三份獲得 「考察報告獎」 的學術佳作。
文化遺產不再是博物館櫥窗裏的標本，而是青
少年認知世界的思維透鏡。

另一舉措是 「校際問答比賽」 的創新設
計。當七十六支參賽隊伍圍繞 「東望洋燈塔的
光學原理」 展開激辯，當決賽現場重現利瑪竇
與徐光啟的跨文明對話，歷史不再是冰冷的時
間軸，而是充滿思辨張力的思想實驗場。將文
化遺產融入核心素養培育的探索，使得澳門學
生在PISA測試中的人文素養指標連續五年領

跑大灣區。

知識傳播中的文化基因複製
如果說教育活動是精準的文化播種，那麼

出版工程則是大規模的文化克隆。自二○○九
年起陸續推出的 「澳門知識叢書」 與 「華夏小
精靈」 系列，累計發行十多萬冊。在書店裏，
《小城的時光之旅》總是擺在顯眼位置；在圖
書館，各種繪本被反覆翻閱至捲邊。這些精心
設計的知識載體，將複雜的文化遺產轉化為可
感知的故事模塊，讓文化傳承突破時空限制。

值得一提的是， 「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
賽」 與 「歷史知識競賽」 建立了常態化機制。
每年數百份參賽作品和一百多隊參賽組別中，
既有嶺南建築智慧的學術思考，也有古老地圖
空間符號的文化解讀。這些記錄的不只是青少
年的認知軌跡，更是文化基因在新年代中的重
組與創新。

文化遺產的社會化轉型
數十年持續耕耘帶來的變化令人振奮：文

化遺產不再是少數專家的研究對象，而是轉化

為全社會的文化資本。當花地瑪聖母像巡遊路
線成為網紅打卡點，當哪吒廟的節慶民俗融入
城市旅遊手冊，我們見證了文化生命力的釋
放。二○二二年，文化相關產業貢獻了GDP的
百分之一，提供了一點四萬個就業崗位，開始
了 「保護中發展，發展中保護」 的良性循環。

變化還發生在社會心理層面。當九○後青
年藝術工作者在鄭家大屋開設沉浸式劇場，當
○○後UP主用短視頻解密東望洋炮台的軍事
智慧，文化遺產保護已成為全民參與的創造性
實踐。這種轉變印證了費孝通先生 「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的文化
理想──在堅守文化根脈的同時，澳門以開放
創新姿態書寫着新的文明敘事。

申遺成功二十周年之際，我們愈發清晰地
認識到，文化遺產保護的本質是一場永不停息
的文化煉金術，需要像守護靈魂般保存歷史記
憶，更需要像鍛造刀劍般賦予其當代生命力。
當新一代既能熟練背誦《盛世危言》的經典段
落，又能用AR技術重現崗頂劇院的百年光
影，這或許就是對 「一國兩制」 文化實踐的最
好詮釋。

面向未來，需要繼續深耕這片
文化沃土，讓每個澳門人都成為文
化遺產的守護者、傳播者和創造
者。正如媽閣廟前的香火終年不
絕，只要文化血脈生生不息，這座
城市就能永遠保持其獨特的文化魅
力與蓬勃的生命力。這既是獻給申
遺二十周年的最好禮物，也是開啟
下一個文化黃金時代的莊嚴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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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崗頂劇院。

◀港島特色叮叮車。 資料圖片

香 港 島
東南部的石澳
泳灘，水清沙
幼，攀登海灘
上的峭壁，是
包括我在內不
少人的喜好。
乘坐九號雙層
巴士，終點即

是香港最美漁村石澳。沿途是香
港最美的海岸線，有海灘綠植，
還有飽經日曬、雨淋、風吹、海
蝕的奇石。大隱隱於市的石頭，
早已習慣了處世不驚。它安靜地
在那究竟有多久？誰也不知曉。
我只看見圓溜溜、光溜溜的表
面，石頭的棱角被打磨得近乎消
失如巨大的石蛋。大自然與石頭
之間的鬥爭，究竟有多殘酷，真
相天地曉得。石澳村的村民心思
細膩。木頭上種藤蔓瓜果，在石
頭上養植物。狹窄而有限的空間
並不妨礙村民想像力的釋放，立
體的思維和格局被人心放至無窮
大。石蛋不是石，是石製的植物
園。行走在石澳的屋村，我能感
受到人們對精緻生活的極致追
求。石澳內大大小小的石頭是見
證者，也是參與者。

無獨有偶，與石澳石頭同被
打磨得光滑的，還有五千里之外
阿勒泰的石蛋。一次偶然的機
會，我來到阿勒泰哈巴河哈龍
溝，這裏大鳴大放的石蛋鬼斧神
工、驚世駭俗，給我留下深刻的
印象。這裏的石蛋不是石，是石
製的動物園。在地質構造學者專
家的口中，哈巴河的哈龍溝與眾
不同。哈龍溝地處阿爾泰山脈以
南，準噶爾盆地西緣，天山北麓
一帶的阿爾泰山低山帶。專家說
得興致盎然，手舞足蹈，眼鏡片
還起了霧氣，而我聽得有些枯燥
和乏味。在科學家的帶領下，我
緊跟團隊，意外地走進阿勒泰哈
巴河石蛋陣。

老師們對生長在荒漠裏的植
物感興趣，眼裏全是高高低低、
形態各異的花花草草，而我卻對
哈龍溝裏的石蛋情有獨鍾。不同
角度、側面觀察，竟有不同的觀
感。動物園裏有猴子、獅子、耗
子，有牛羊、駱駝、穿山甲，還
有斑馬、烏龜、刺猬……人的想
像力在此貧乏而詞窮。白天日照
充沛，大小動物安安靜靜。夜的
大幕拉下後，石頭動物園裏的動
物完全變了個樣， 「活」 了過
來。石製動物奇妙夜不聲不響地

拉開了序幕。獅子追逐着羊群，
猴子撩動烏龜，耗子爬上斑馬的
後背。動物園裏嘰嘰喳喳、吵吵
鬧鬧。動物之間相互訴說着白天
的見聞。其語速有快有慢。有的
倒豆子般，有的慢條斯理，有的
像 「小話癆」 ，有的是很好的聆
聽者。

石蛋不是蛋，是花崗岩。地
球構造學專家給我科普，地殼深
處的火熱岩漿沿着地表的縫隙外
溢，冷卻後的花崗岩永久靜止停
留在地表。這一停留不知經歷了
多少個日日夜夜。風、雨、雪，
風沙、陽光、雷電，甚至皎潔的
月光，無時無刻不注視着石蛋，
盡其所能磨礪着石蛋的心性。大
自然的匠心，如斧子、刀子和銼
刀，在日月的交替中輪迴和救
贖。縱然材質是花崗岩也罷，石
頭的棱棱角角，終究抵擋不過歲
月的留痕和打磨而越發圓潤。石
蛋不是蛋，卻比蛋還要圓滑。

不知何時，苔蘚、地衣悄悄
地爬上了石蛋的表面。凹凹凸凸
的花崗岩表面有了一層淺淺的
綠、淺淺的黃，淺黃交錯，毛茸
茸的，萌萌的，可有可無的 「皮
膚衣」 。正是這層皮膚衣，反襯
石頭的堅韌，增添了石頭的柔
情。

香港的石澳村屬於亞熱帶季
風氣候。雪山、彩虹、飛鳥，藍
天、雲朵下的阿勒泰屬乾旱和半
乾旱區特定氣候的特定環境。一
南一北，海洋與沙漠戈壁，氣候
差異甚大，而石蛋在兩地竟毫無
違和感，默默忍受着紫外線強、
日照長，四季和晝夜溫差的各種
挑戰。從來不懂 「雪中送炭」 的
風此時輪番上陣，將風蝕後被崩
解的物質迅速而果斷地帶走。阿
勒泰登高爬低的大尾羊，在長大
的歲月裏，見證石蛋蛻變的過
程。石澳沙灘、石縫裏的螃蟹、
沙蟲忙忙碌碌，懶得聽海浪的碎
碎唸。

南北方層層疊疊、隱世的石
蛋參差不齊，調皮的風從不同的
角度侵襲、叨擾。阿勒泰的石蛋
不堪折磨，逐漸形成口小肚大的
石穴、石龕。石澳的石蛋直面颱
風，越發堅忍。不經意間，石製
植物園、動物園裏又增添了許多
綠植、小動物。大大小小的石蛋
隔空對話，相互訴說着時空在它
們身上留下的痕跡。南北方的石
蛋不是石，也不是蛋，是一部不
可磨滅的人類文明史。


